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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随想录

有个第二次结婚的朋友，他笑嘻嘻
地对大家开侃：“我这才叫新婚，上一次
那叫旧婚。”

咱们现在说的“新婚宴尔”，是形容
结婚时的快乐样子，可是成语“新婚宴尔”
的原来，却真的与那个朋友说的一样。

成语“新婚宴尔”出自《诗经·邶风·
谷风》的“宴尔新昏，如兄如弟”，“昏”通

“婚”。全诗共6小节，前两节是：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

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
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
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
昏，如兄如弟。

其中的“黾勉”意思是努力。“葑”
“菲”“荼”“荠”都是植物。这两节诗译成
现代汉语大意是：

生活本如春风和煦的好天气，可你
偏得弄出阴和雨。日子过得齐心又合
力，你却老使性子发脾气。葑茎菲叶是
美味好东西，只因根须不美你就嫌弃。
说好一生不分离，我是想生死在一起。

心中不平啊，不愿意离去。可你连
送都不送，就把我扔进娘家大门里。我
心如荼苦啊，你却美得像吃了甜荠。看
你婚礼上高兴的那个样，跟新老婆亲得
像兄弟。

《谷风》这首民歌说的是，一个一心
一意和丈夫过日子的妇人，只因色衰而
被丈夫休回娘家的事。诗中抒发的是这
个妇人离婚后心中的不平，及对前夫和
新妻在婚礼上寻欢作乐的愤慨。

这里的“宴尔新昏”，本是被休弃的
妇人对前夫在再婚婚礼上得意样子的不
满。这里的“新昏”，就是“新婚”，是相对
于原配婚姻而言的，并不是指第一次结
婚。“宴尔”本是形容在宴席上欢乐的样
子。“宴尔新昏”后来转写成“宴尔新婚”

“新婚宴尔”“燕尔新婚”“新婚燕尔”，意
思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用于
形容新婚(第一次结婚)时的欢乐样子。

“新婚宴尔”

本是再婚
□张港

初见他时，是在人满为患的食堂。
打完饭，刚坐下，看到他饭盆里的三

个馒头。我看了看自己的，又看了眼他
的饭盆，竟然还扣着一碗大米饭。菜，杠
尖儿杠尖儿的，满满一瓷盆儿。

我开始用余光打量他。他个子不
高，我坐着看到了他浓密的发顶。脸上
的油和尘灰刚洗去，黑里带着光亮。额
上头发湿成了绺，一身油包衣服，散着刺
鼻的油漆味儿。

他吃得急，怕人抢了他的馒头似的，
三口并作两口，发出“吧唧吧唧”声响，大
有风卷残云之势。我也跟着急，腮帮生
疼，气儿喘不匀，累。

他一口竟然一碗，呼噜噜地咽下去。
这是对他的第一印象。他叫二孩

儿，是抛丸车间的抛丸工。说白了，就是
给车辆配件除锈。抛丸除锈，我只在课
本上学过，是用铁粒或砂子对物体表面
喷打，以达到除锈目的。很神秘，所以，
想一探究竟，也想再见见一顿吃下三个
馒头和一碗米饭的人。

抛丸的轰鸣声一浪接一浪，吞噬了
一切。

可一切和我预料的不一样，二孩儿
不接受我的采访，脑袋摇成了拨浪鼓，没
开口说话，额上渗出了汗珠，瞬间逃离了
我的视线，车间主任拉都拉不住。

不过他的背影我记得很清楚，本来
个子就矮，再穿着厚厚的军大氅，快耷拉
到地面了。经年油垢和油漆附着在表
面，已经看不出军大氅的模样，俨然成了
油包，右下角刮了个三角口，露着棉花。

“二孩儿实诚，没啥话，一门心思干
活。太害怕你们这些拿着相机耍笔杆子
的人。”车间主任解释道。

只能无功而返。
听说，二孩儿在抛丸车间有一段时

间了，刚成立抛丸打砂车间时，每天戴着
厚厚的防毒面罩，穿着一身防护服。抛

丸打砂就在室外，就在太阳的眼皮子底
下，夏天能把人晒冒油了，后背的湿疹一
夏天不去根儿，衣服没有一天是干爽的，
后来单位在劳保分配上给予了倾斜，才
得到缓解。冬天东北亮天晚，天不亮来
到单位，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再戴上防毒
面具，冰天雪地的，一站一天。一天下
来，手握喷枪把手震得生疼，松开喷枪，
连一根绣花针都拿不住。

工作结束，还得收拾“战场”，还要把
砂砾回收起来。

这活他干了有几年，后来调到了喷
漆组，虽说都是环保漆，身上浓重的油漆
味仍是分外刺鼻。

在那个岗位的人，都是五十开外的，
单位每年都要对岗上的人体检。二孩儿
打算要小孩儿，车间领导给他调到了电
焊岗位。这岗位要技术，岗位工资相对
高一些，小伙子认学，很快就掌握了基本
技术。

有一次我去他车间，无意间看见了
他，他在预检组，就是把很多车体能做的
都先做好，给下一道工序做好准备。

当时他正去水池旁边擦汗，刚从车
体下来，热得不行。一边走，一边解去身
上的衣扣，后背衣服已经湿透，贴在身
上，成了深色。他摇晃着前大襟扇点凉
风，我看见他前襟上有很多小光点儿，像
无数颗小星星。

我也装着去水池洗手，快走几步，跟
在他后面，看着他不慌不忙地一直扇前
大襟。当我走近他时，定睛一看，哪里是
什么星星，分明是一个个小小的窟窿眼
儿，我恍然大悟，是电焊的火星烫成的窟
窿。这让我特别意外和感动。

水池边他看到了我，笑笑，特腼腆，
根本不像个大男孩。

“你也洗手呀？”他说。
我说：“对呀。”
他突然觉得这话有些不对，这问题

问得太没技术含量。
我根本没听出来，一直在琢磨他工

作服上的“星星”，想着能写一篇人物通
讯。

就在我看他洗手的时候，又像发现
了新大陆一样问他：“你的胳膊怎么净是
黑斑？”

他说：“这呀，都是焊花烫的。”并无
大惊小怪之态。我开始对眼前的这个小
伙子肃然起敬。

他往回走，我也往回走。相差一个
身位，不近不远的距离。他到了岗位，我
继续往前走，他突然叫住我。

“你不是要采访我吗？”
我回头看着他，点点头。

“那你还采不采了？”
我说：“当然要采！”
采访算是顺利，但没有更深入的东

西，只是围绕他的工作服下文章。
末了，他说：“我有个事，想麻烦你。

我知道你跟车间领导熟，我想再调回抛
丸车间。”

我愣着看他。心想，人家都想调出
来，你却想调回去？

“有什么难事吗？”
他摇摇头，不说话。
我没再问。
走的时候，他叫住了我，说最好别写

他的名字。我看着他，他脸上依然带着
微笑，只是那笑有些不自然。

也是在火车上，去绥化通勤的人很
多，闲聊，我故意聊到二孩儿，很多通勤
人都认识他，没想到二孩儿家也在绥
化。二孩儿爱人前几天在下班的途中被
车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他一边照顾爱
人，一边上班。我想这是他回抛丸车间
的真正原因，岗位工资一个月能多个二
三百块，也能添补一些家用吧。

三月的冰城，太阳高照，天空清澈如
洗，却是丝丝的清冷。街道两侧的积雪

未完全消融。风，雕刻出雪的尖刻和风
骨来。俯身低头，冰封的土地开始蠢蠢
欲动，一叶春草不知不觉已经萌发起来。

天公作美，我拿起相机，想拍下春天
的美景，看看新建的车辆段。车辆段搬
到了哈西，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史与沧
桑。单位大门一侧，用风焊把侧架切割
成大小两截儿，立于街道一侧，涂上黑白
两色，活脱脱地成了一大一小的两只企
鹅；用连杆链接两个报废的车轮，再涂上
红黑两色，好像又呈现出当年车轮滚滚
的蒸汽时代来。十几个雕塑，都是利用
车辆配件原有的造型，加以想象，焊接成
生活气息极浓的工艺品。

现代化的车辆检修大库，更是雄伟
壮观，宽敞明亮。转向架、制动梁等六条
检修流水线繁忙而有序地进行着，“空中
接力”式检修已经成为全路最先进的方
法，所有被检修的部件不落地，全部在空
中交接完成检修工作，新检修基地的建
成，每年完成超过5万辆的检修任务。

大库的北侧是抛丸车间。正当我聚
神观看之时，有人拉了拉我，我愣住了。
他说：“怎么，不认识我啦？这是我工作
的抛丸车间，新厂房干净明亮，相当带
劲！抛丸、打砂已经全部搬到了室内，防
风防雨防晒，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而且我
们的设备是全自动智能化，根本不需要
人工上手，只需一键操作即可。”

这个“抛丸小子”精神了许多，衣服
也干净了，人也帅气了。我完全没有想
到，这几年的变化日新月异呀。

“二孩儿这几年没少折腾，忙了一溜
十三招，考取了自学考试的大专课程，如
今又当上了抛丸组工长，有他施展的舞
台和发挥的空间。”车间主任停了一下，
突然想起什么：“你进门时看到的那个企
鹅雕塑就是他的创意。”

二孩儿笑了，发自内心地，无比灿
烂。

抛丸小子
□朱宜尧

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见过大哥大的。
那时只有手摇电话机，在我们山村，只有
生产队队部有一部。一般人是不能随便
打的。有的人把电话线接到了广播盒子
上，打电话时就在那盒子上互相对话，那
是没有任何私密可言的。

有一次，村里一个漂亮的姑娘，和一
个林场的工人谈恋爱，他俩在广播盒子
上拉悄悄话，但他们的悄悄话，让所有安
了有线广播的人家都听到了，成了村里
的笑话。

参加工作后，我在办公室工作，天天
接听电话，打扰得我神魂不宁。打来的
电话各种各样，有让丈夫买醋的，有请对
象吃饭的，有让领导开会的，有催会计报
表的。我在办公室走进走出，成了专业
电话员，有时正在伏案写作，电话就突然
铃声大作，吓得人心惊肉跳，灵感已烟消
云散了。我从心里反感极了电话。

后来有了大哥大，老板们拿着那砖
头一样的手机，显得气派十足，仿佛当了
皇上。后来有了小型的手机，好多人在
皮带上挂一个小盒子，里面装了手机，像
是电视剧里，当官的皮带上戴着的小手
枪，小巧玲珑，又不失威严。

我在报社当总编时，不得不买了一
部手机，但我不想接听电话，就常常关
机，县委书记老是联系不上我，有一天他
火了，给我下命令说，你是搞新闻的，你
以后要24小时开机。这下把我捆住了，
有时半夜就起床，和领导下乡突击检查，
有时五更就出发，陪首长去采访。手机
就是命令。

常常看到一些人，总在换着手机，今
天还是诺基亚，明天就换了苹果，今天还
是苹果二，不几天又换了苹果四。手机
成了身份的象征，财富的标志。

我以前的一部手机，用了十几年。

在我来说，手机能接能打，能发短信就够
了。但孩子们不这样，我女儿已玩了两
部苹果手机，她在手机上是听歌、看电

影、玩游戏的。直到半夜，都能听到她在
屋子里手机上指挥特战队作战的声音：

“快搜索那座屋子，把他们赶出来。”

我还以为家里来了强盗，一醒来就
再也睡不着了。

去年60岁过生日时，儿媳妇说，爸，
给你买了个礼物。我说是什么礼物？她
说，手机。她又说，你的那部手机，太旧
了，换个新的吧。她给我买的是华为手
机，功能很多，能上网，能听歌，还能玩微
信。能理财，能收付款，也能看新闻，看
视频。我一直喜欢写作，儿媳妇还给我
下载了一款软件，是语音的软件，从此写
作不用纸笔，不用电脑，只要对着手机讲
话，语音就变成文字了。手机成了万能
钥匙，成了真正的掌上宝了。

改革开放 40年，我从手机的变迁，
感受到了我们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
文明的进步。

这篇文章就是我在手机上口述出来
的。手机真是奇妙的东西了。

现在我是愈来愈离不开手机了。

手机的变迁
□杨栋

前些年，住在农村老家的亲戚，每
到春夏，都会进城给我送来一些笨鸡
蛋，他们用碎稻壳将鸡蛋仔细地码进硬
实一点儿的纸壳箱里，几百里路车程一
个都颠不坏。那时农村家家都不少养
鸡，房前屋后到处是游荡刨食的鸡们。
那时农民生活也不像从前了，鸡产下的
蛋，大都不卖，都留着自己吃，再就送给
亲戚朋友，实在多得吃不完，就用盐水
腌成咸蛋，能吃个一年半载的。

说来也怪，农村亲戚这两年像是一
块商量好似的说不养就都不养了。问
其因由，说现在鸡蛋都不咋愿吃了，再
有养鸡太埋汰，满院子鸡屎，招苍蝇，再
说，超市里鸡蛋稀烂贱，想吃随时就能
买。再说，能吃多少，现在各种新鲜水
果蔬菜遍地都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鸡蛋
那可不是随随便便想吃就能吃的。那
时的日子家家都清汤寡水，锅里一年也
见不到几次荤腥。一个好劳力生产队
干一年，到年底，好年成一个工开几角
钱，遇上灾年，得倒欠生产队钱。所以，
那时家家户户不光油盐酱醋瓶子都挂
在鸡屁股上，连给孩子买书买本和人情
往份等用度，都要从鸡屁股上抠。

我念小学那几年，交的学费都是用
鸡蛋顶替的。一到春天鸡开张下蛋时，
也就是学校收取学杂费的时候。学校
到时会根据年级决定一个学生交几个
鸡蛋。收鸡蛋那些日子，教师办公室靠
西墙根下并排码放着一长溜鸡蛋筐，筐

梁上都贴着纸条标着年级。其实，学校
收的这种鸡蛋学费也不顺利，得校长老
师天天催。有拖拖拉拉不愿交的，也有
交几个赖着拖延想少交的。我们三年
级班主任杨老师就曾当着全班同学面
表扬我的同桌姜小华。杨老师去她家
收鸡蛋时，姜小华母亲将鸡蛋筐里的七
个鸡蛋都端给了杨老师，说家里鸡少就
下这几个。一旁站着的姜小华一看筐
里鸡蛋离学校要求的数量还差三个呢，
就脸红地低下头去。这时，屋外母鸡咯
咯哒咯咯哒欢叫起来，姜小华像是战场
上听到了冲锋号，一个返身冲出屋外，
从鸡窝里掏出鸡刚产下的还温热着的
鸡蛋跑回屋里，向老师手上一递说，老
师，这还一个。

鸡蛋在当时能办的事情太多了，它
甚至一度充当起了市面流通的货币。
鸡蛋可以兑换粮票、布票和瓜票等，我
母亲就换过好几次。那时供销社常年
收鸡蛋，鸡蛋到供销社可以直接兑换成
食盐、罐头、蛋糕等商品，不要商品的给
钱。我家街坊铁子妈就是去供销社卖
了一筐鸡蛋才攒够盘缠回了趟山东老
家看老娘。那时村里大事小情也大多
用鸡蛋直接或间接来完成。那时家家
也没别的可送，凡看望病人或给生小孩
女人下奶，都拣些红皮儿鸡蛋送去。就
连夏秋村里来个挑担卖黄杏的，也都用
鸡蛋换，一个鸡蛋换七个杏，挑担卖杏
的一头筐里装杏一头筐里装蛋。我们
这些半大孩子整天村上闲逛，一见村里

来卖杏的，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呼呼啦
啦跟在卖杏的屁股后头一帮，前街跟到
后街地帮着叫卖：“鸡蛋换杏了，鸡蛋换
杏了……”遇上大方的，会从筐里挑几
个带虫眼儿的小杏，作为酬劳，分给我
们这些喊得最卖力的孩子一人一个。

一天，奶奶病了，母亲很着急，家里
积攒的鸡蛋刚刚卖掉还了两份饥荒。
正值三伏天，鸡也不愿产蛋，母亲无奈
跑到左邻右舍去借，凑足 20个鸡蛋，领
着我给奶奶送去。母亲一边从衣襟里
往炕上捡蛋，一边冲躺在炕上的奶奶
说，小鸡都歇伏了，一天也捡不几个，先
吃着，过些日子还能攒点儿。奶奶就
说，别往这跑了，你那一帮孩子呢，别缺
了他们嘴儿。母亲说，小孩子不用惦
记，他们吃在后头呢。

有天，二舅领着和我一般大的二囡
大老远地来我家串门。做饭时，家里也
实在拿不出啥东西招待二舅，急得母亲
在厨房里直打转，最后只好敲了米柜里
仅存的两枚鸡蛋。一看俩鸡蛋也煎不
出多少成货来，母亲犹豫半天，就从面
袋子里抓上两把白面掺进去搅了搅，总
算摊出一盘煎鸡蛋，给二舅佐酒。

那时，每年也只有盼到端午节，母
亲才狠狠心让我们这些孩子造顿鸡
蛋。搁在平时，除非谁过生日，母亲会
给煮两个鸡蛋，算是生日饭了。再就是
学校六一开运动会，母亲会给我们兄弟
几个每人煮两到三枚鸡蛋。因为学校
每年的运动会在孩子们心目中地位是

极重的，那时也没啥带的，家家孩子都
带煮鸡蛋，所以，做父母的哪怕是出去
借，也得让孩子在师生们面前抬得起头
来。

我家和姥姥家住东西屋。有年，姥
姥家养八只母鸡两只公鸡，我家养十五
只母鸡三只公鸡。我家和姥姥家窗前
都围有木栅栏。房檐下窗户两旁都挂
着让母鸡用来产蛋的鸡窝。我家鸡多，
南墙挂六七个草编的鸡窝，但还是不够
用，有时鸡就跑到姥姥家鸡窝里下蛋。
一天，姥姥家捡回十二个蛋，母亲才捡
了八个。母亲为这还跟姥姥吵了一架，
说你们总共八只母鸡，捡十二个鸡蛋，
不是我家鸡下的还能是天上掉下来
的。虽然是母女俩，但在那苦涩年代，
也闹个半红脸。

母亲在外屋跟姥姥吵完架回屋一
屁股坐在炕沿上呜呜哭开了。看着母
亲委屈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暗暗下
定决心，我要看管鸡。从那天起，天一
亮，我就从被窝里爬起来，两眼还挂着
眵目糊就上鸡架挨个小鸡摸屁股，一摸
硬硬的圆圆的拖在肚下，就是有蛋，一
摸空空瘪瘪的就没蛋。摸完我就告诉
母亲今天应该捡几个蛋。别说这招还
真灵，姥姥看我这么精心，也和我比起
早摸蛋。这样，姥姥家每天捡够他们的
数，她家鸡窝里有蛋也不再捡了，总是
提醒我，小二，我们鸡窝里有你家鸡下
的蛋，快捡回去吧，省得你妈又生气
了。姥姥逢人就夸我，说小二这孩子将

来肯定是把过日子好手。
小鸡在那个年代，可以说给每个家

庭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母亲每每杀
鸡时，在下刀前总是很虔诚地安慰着小
鸡：小鸡小鸡你别见怪，你是阳间一道
菜，今年去了明年再回来。

1976年，县里破天荒分配给镇一个
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名额。我哥全镇
考第一，又是村里团支部书记，开始镇
里准备把这个名额推荐给我哥。邻村
一青年听说后给镇革委会副主任送去
一筐鸡蛋，结果，这个名额被临时改给
了邻村的那个青年。没过多久，佳木斯
师范学校又下来一个名额，镇里这位副
主任也许是心有愧疚，指名道姓地把这
个名额给了我哥。可我哥嫌学校是中
专放弃了，想等有好一点的院校再走。
为这县里还特意表扬了我哥，说我哥响
应号召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我哥
现在一提起这事就说，一筐鸡蛋改变了
我的人生命运。

现在养鸡都是现代化鸡舍，一养几
万只甚至几十万只鸡，鸡蛋也遍地都
是，人们对鸡蛋的情结也渐渐淡漠了，
但我还是时常想起儿时母鸡下蛋后的
咯咯哒咯咯哒的欢叫声，以及那焦黄、
醇厚、绵远的鸡蛋香。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我不止
一次想，等我退休了，就回到故园，置间
泥屋，养几只鸡，耕一畦菜园，每天鸡犬
相闻，择点小菜，摊盘鸡蛋，温壶老酒，
慢慢品酌，一生还欲何求。

鸡蛋情结
□王位

《岁月留痕》 版画 56×115cm 张宏伟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一

◇人皆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功
名利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纵使
将相王侯、一世荣华贵富，到最后也不
过就是一撮灰土。

◇莫叹人情冷暖，事态炎凉，且看
云卷云翻，潮起潮落；莫叹青春不再，
容颜早衰，且听流水华年，少壮如波，
气吞山河，岁月如歌。

◇多呼吸自由自在的清新空气，少
些功利是非、私心杂念；多留时间给亲
朋好友，少些尔虞我诈、挑拨离间……

◇仰看苍穹净空，俯视江海潮生，

坐观代谢新陈，笑对百般人生！

二

◇一个人一辈子会时常扪心自
问：“应该怎样面对人生？”这个世世
代代、人人共问的人生命题，居然可以
从房子里得到全部精彩答案！！！

◇屋顶说：“要高瞻远瞩。”
◇房门说：“要居安思危。”
◇空调说：“要保持冷静。”
◇时钟说：“要惜时如金。”
◇日历说：“要与时俱进。”
◇钱包说：“要量入为出。”
◇存折说：”要留有余地。”
◇镜子说：“要反躬自省。”
◇台灯说：“要照亮别人。”
◇墙壁说：“要面壁思过。”
◇大床说：“要敢于梦想。”
◇窗户说：“要拓宽视野。”
◇地板说：“要脚踏实地。”
◇楼梯说：“要步步为营。”
◇最睿智的话竟然是马桶说的：

“要学会放下！”

三

◇四言赠己：
1.责任就是方向，经历就是资

本，性格就是命运。
2.复杂问题简单化解就是专家；

简单问题重复破解就是行家；重复问
题用心求解就是赢家。

3.美好属于充满自信的人，机会
属于充足准备的人，奇迹属于充分执
著的人！

4.细节决定成败，思路决定出路，
道路决定前途！

◇不想干事儿，总能找到推卸的
借口；若想干事儿，总能找到正确的
方法！

笑对人生
□水淼


